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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你对自己的戏剧表达有比较

明确的定位吗？你想成为一个“多边形”

导演吗？

查文浩：这得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
你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是你作为导演的
一个工作风格。在我看来，导演只是一个
剧组的引导者，不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称
之为艺术家，也不是所有的舞台剧作品或
者影视剧作品，它能称得上是艺术作品，
真正够得上是“艺术”的作品也是很少
的。可以说，很多导演不一定是一个很好
的思想者，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团队组织
者。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是有着多
么高深思想的一个人。作为导演，需要具
备不停学习，不停充实自己思想的积极态
度。我很渴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有思
想、有艺术性的艺术家。

剧本如果很好，那是剧作家的艺术智
慧和艺术创造力。作为二度创作的导演，
需要通过很多种方式将它立体化、视听化
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作品很好，这未必是
导演的功劳，而是剧作家的功劳。从这一
点上看，我的个人艺术风格还需要走很长
一段路，需要一直保持学习的过程。作为
导演，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匠人”，需要
具备匠人精神，一心一意扎根舞台创作。
你得耐得住你手艺的培养过程，你要把基
础打好，才能成为一个有综合能力的手艺
人。一个手艺人如何变成艺术家呢？这
个过程其实是很难的，需要经历大量学习
和思考；更需要大量实践，才能逐步找到
并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

目前，我还处于摸索的过程中，因此
还不想明确定义自己的艺术风格，否则路
可能反而变窄了。比如说，这次的《生之
代价》，它是一个清淡惆怅的生活流作
品。它跟我之前的作品风格非常不一
样。当时我还在想，为什么会选我呢？后
来仔细一想，虽然这部作品大不同，但是
我对它是有感受的。事实证明，这类题材
我也能胜任。现阶段，我不太想为自己设
定太多限制，固定一种风格。

青年报：你觉得90后导演的普遍特质

是什么？你想成为传承者还是破局者？

查文浩：我觉得90后导演之所以凤毛
麟角，是因为机会还是少。并不是说，我们
做了作品，因此优秀，只是很多优秀的人，
他还没有运气得到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让我概括90后戏剧导演的特质，我不敢去
定性。只能讲讲我自己吧。首先肯定不是
一个破局者，没有人能破得了这个局。他
一定是沿袭了前人优秀作品的思想精髓和
内核前行，一定要沿袭这些文化脉络再去
构建自己的表达体系，看待世界的方式。

先有守正，才能谈创新。没有人生下
来就是天才，他一定要看大量的中国经典
作品，进行大量的思考，然后再去感受这
个时代，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才能创作
出优秀的舞台作品，让观众找到共鸣。现
在我的目标是，不管做哪类题材，都希望
它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作品，不需要一种风
格一以贯之，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独特的生
命，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希望
每一个作品都能绽放出不同的个性色彩，
这可能才是我的风格。

青年导演查文浩：安心去做艺术“匠人”

流量时代，戏剧艺术的“生之代价”
一个多月前，话剧《生之代价》在上海茉莉花剧场正式迎来首轮演出。首演结束后，该剧导演查文

浩走上舞台，用极其温柔的语调呼应现场观众的感受：“希望这部淡淡的，有雨水，有雪花的故事，能够
让大家体会到应该如何面对爱，面对孤独。”

在《生之代价》首轮演出间隙，这位90后导演做客青年报《上海文化Talk》栏目。什么才是“生之代
价”？查文浩也在追问自己。他的答案谦逊，稍显保守，也有一反同龄人的清醒：在过分追求效率和回
报性价比的时代，年轻一代的创作者应该思考如何排除效益和流量的诱惑，寻找“自洽”的路径，安心
去做一个艺术的“匠人”。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查文浩。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话剧《生之代价》表达的内核

是什么？

查文浩：《生之代价》这部戏的剧本太
好了，很特别，它围绕两组城市中的边缘
人物展开。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其中一
组人物是残障人士，女性人设是一位40
多岁的高位截瘫女性。男性人设虽然20
多岁长相帅气，高学历，却从小患有小儿
麻痹。根据剧情设计，需要安排两位残障
人士来演。所以我们决定做这部戏时，第
一点就是要找到合适的演员。这个题材
非常具有挑战性和特殊性，我们找到什么
样的演员决定了这部戏的走向。我们很
顺利找到了张佳鑫，可谓是“天选之人”，
他是脱口秀语言类工作者，为这部戏带去
了很多幽默属性以及他本人的特质。舞
蹈家刘岩老师，在北京奥运会排练时受伤
瘫痪，这几年依然在舞蹈领域的幕后发光
发热。我觉得这个角色也很适合她。我
从这部戏里读到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面
对伤痛，如何在隔阂中获得理解，在劫难
中追逐新生。

青年报：这个剧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

哪里？

查文浩：读完剧本以后，我写下了这
几句话：人和人之间互相理解是很困难的
一件事，但是我们每个人又如此渴望被理
解，渴望被爱。排这部戏时，我一直在追
问自己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生之代
价”？我相信走进剧场的观众也会同样去
思考这个问题。走出剧场时，他们是否对
于“生之代价”会有一些新的领悟。

就我的理解，它就是人在生存过程中
去付出爱，以及认为这份付出值不值当的
性价比。现在，我们做很多事都会先权衡
利弊，考虑做这件事值不值得，以期花费
最小的努力得到最高的收益。大家都在
考虑性价比和效率问题。其实，这件事本
身没有什么错，我们当然应该提高效率，
追求更大的价值，但是付出爱这件事，可
能很难用性价比去做判断。在这部戏里，
同样有此追问：当我们明知道付出情感，
不会获得很高的效益，我们还要不要继续
付出呢？这一点，很打动我。

青年报：经常来上海演戏、排戏，如何

评价这里的戏剧观众？

查文浩：这次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
来上海工作，能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
术家们一起合作觉得特别好，尤其是上海
整个的戏剧氛围，很多元，很丰富，很年
轻，戏剧市场又特别好。每天，我能看到
剧场外面有很多观众等候演员签名，等候
拍照合影。他们看完戏，还会在社交媒体
上写report，写得也特别专业，我对上海
观众的印象是艺术审美特别高。他们对
人物关系的理解、感受特别细腻，也很真
实，甚至也加深了我对《生之代价》的理
解。单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也
许我们的理解是片面的，这些关于戏剧
的讨论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创作氛围，也
值得我们去思考。一部戏走到台前，并
不是创作的结束，对于这台戏的生命轨
迹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创作者和观
众可以一起见证一部戏的成长，彼此也
共同经历成长。

青年报：作为90后导演，也是互联网

原住民，你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粉丝。

如何看待流量，想成为“流量导演”吗？

查文浩：首先，有很多人关注你，有很
多人鼓励你，是一件好事。但是导演更多
时候是需要通过作品来跟大家交流。一
个导演，一个幕后的工作者，总是站在幕
前，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人交流？是以一
个导演的身份吗？他跟大家聊什么？所
以我觉得甭管是演员还是导演，都要拿作
品说话。导演的很多工作，在剧组里承担
的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过多去博取流
量，未必是一件好事，它肯定是一把双刃
剑。你是要代表一个团队、一个剧组的整
体方向去面对关注的，以个人的身份去玩
转流量，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也有人劝
我可以多去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帮自己
做宣传。但目前我认为还是要把自己的

作品做扎实了。不论夸这部作品哪里出
彩，是台前，还是幕后，或是舞美、音乐、服
化、表现形式，这都跟我有关系，是一个团
队共同创作的结果，它离不开任何一个创
作者。

青年报：既是青年演员又是青年导

演，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查文浩：我是演员，同时又是导
演。做导演时，我觉得自己不能老是抛
头露面；但其实作为演员，又需要增加
一定的曝光度，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
方。你要想清楚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
身份去面对观众。我觉得，走着看吧。
观众不会以一个标签来认定你，包括全
世界许多知名的演员，也同时担任着导
演、编剧、制作人的角色。我们都是创
作者，不论在哪个岗位，也都可以保持
创作的热情。

戏里追问“生之代价”

首先要拿作品说话

需要一心一意扎根舞台创作


